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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生活书店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文艺的生产、传播所做的巨大贡献，从《小说月

报》与《文学》月刊的源流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生活书店以独特的价值立场与文化理想深深地介

入《小说月报》、《文学》月刊等文学研究会刊物的深层运作，不仅吸纳、团结了文学研究会解散后的

大批作家，而且接续承传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影响并制约着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文学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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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五四”以降，至北洋军阀政府结束前夕，文

人求仕无门，但思想文化上较为自由，故而形成文人

结社的社会环境。朱寿桐分析指出，“文学社团活

跃的两个条件”，一是“政治上有所限制”，二是“思

想文化上比较自由”［１］。一些作家自发组合在一

起，形成一个志趣相投、友情所依、文学倾向基本一

致的文学团体，这就是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

社团。当时的文学生态十分适宜这种文学组织的发

生、发展，所以文学社团得以在文坛遍地开花。正如

茅盾在勾勒１９２０年代文学景况时说：“从民国十一

年（１９２２）到十四年（１９２５），先后成立的文学团体及

刊物，不下一百余。”［２］但随着中国政治文化的环境

发展演变，原有的文学生态、文学秩序被打破，到了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当局相继出台新闻出版检查制

度，颁布国家相关文艺政策，等等。政治文化、社会

环境恶化，文学社团如履薄冰，多个文学社团不欢而

散。就连郭沫若等人创办的创造社也难逃被查封的

劫难。１９３２年，文学研究会同样面对离散的问题。

因《小说月报》停刊，文学研究会解散，与其他文学

社团一样，固有的作家群体分化，作家不得不暂时退

隐文坛，积蓄力量，谋划着重组或复出的可能。就在

文学研究会解散不久，由邹韬奋等人创办的生活书

店问世。这种历史的机缘巧合，为生活书店与文学

研究会余脉的交集提供了一种可能。

一、从《小说月报》到《文学》月刊：

“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接续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史上，在学术思想文化与

刊物及作家群体间，有一个普遍存在的规律，即“现

代中国学术文化的较为普遍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以

刊物带起思想文化群体，刊物兴则群体兴，刊物散则

群体散”［３］。《新青年》杂志就是可信的例证。显

然，这种认为刊物是当时学术、文化、文学的重要维

系者的观点是恰切得当的。王晓明认为对“五四”

文学传统的讨论，不仅要注意那一代作家的创作，更

要注意“五四”时期的报刊杂志和文学社团，注意到

它们共同的文学运行机制及内在规范等问题［４］。在

创造社的“孕育”期，郭沫若与张资平等人亲身创办

刊物，历经周折，总结“刊”“社”“出版社”三者的关



系，他们达成一个共识：“有了刊物才有‘社’，刊物

是‘社’的凝聚力所在，刊物是‘社’的形象体现，刊

物是使‘社’立足于文坛的唯一方式，刊物几乎是社

团的一切。找不到出版社，成立一个空头社团便没

有什么意思了。”［５］较之前者“刊物”与“群体”（社

团）二者的讨论，后者将书店（书局、出版社或文化

机构）的重要关系拉入文学研究的视野，无疑是对

前者研究的一种推进与深化。

（一）《小说月报》停刊前后

《小说月报》的热心读者暨《文学》月刊当时的

编辑人（见证人）黄源有这样一段回忆的文字：“郑

振铎主编《小说月报》十年，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上

海抗日战争爆发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被毁，《小说

月报》停刊，灾后竟不予复刊，因此，郑振铎就酝酿

另办一刊物”①［６］。从黄源的回忆来看，《小说月报》

停刊的主要原因是日寇侵华战争破坏所致。这的确

是客观原因之一，但句中“灾后不予复刊”所透露给

我们的是商务印书馆不愿《小说月报》复刊，我们可

以推测，商务印书馆趁机将其抛弃的嫌疑还是有的。

其实，事实本也如此，黄源回忆文字的言外之意，触

发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寻味。

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是由沈雁冰、郑振铎、叶

圣陶３人分别担纲主编的，虽属一份文学刊物，他们

同为文学研究会骨干成员，但三者在《小说月报》编

辑风格上却迥然不同。沈雁冰重文艺理论批评，郑

振铎重“整理国故”有学者研究倾向，叶圣陶专注于

文学创作等特点；这其中还有商务印书馆要求调职

茅盾，由郑振铎接任《小说月报》的一段插曲。这段

插曲主要由３个部分组成：一是革新的《小说月报》

继承了《新青年》传统，在思想、文学上有“左倾”导

向，让商务印书馆保守派心烦意乱，尤其是随着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蒋介石政府统制文艺的开展，商务印书

馆愈加保守。二是《小说月报》市场销量不见好，商

务印书馆王云五等人心存疑虑。三是沈雁冰与“鸳

鸯蝴蝶派”的论争，“礼拜六派”借王云五之力向茅

盾施压，沈雁冰拒绝接受。随后，王云五派助手检查

刊物稿件，因之前馆方与沈雁冰有约在先，馆方无权

干涉沈雁冰的编辑方针。从此，一向保守的王云五

负责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与沈雁冰出现分歧。过去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管理时，他是鼎力支

持过茅盾的，但随后的王云五调职茅盾，由郑振铎接

任编辑事宜。这些看似琐碎的交往关系，却在全面

把握茅盾、郑振铎及《文学》月刊相关的人事关系时

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二）《小说月报》与《文学》月刊的

源流

通常没有研究者会关注《小说月报》与《文学》

月刊之间的关系，因为《小说月报》依托的出版背景

是商务印书馆，而《文学》月刊则是由生活书店负责

出版发行的，它们二者貌似没有必然的联系。加之，

二者创刊时间相差较大，虽属于文学期刊，但一般不

会将二者联系起来。如果从两份文学大刊背后的支

撑者（操控者）或依托的文学社团来看，二者是有很

大关联的。大致有两点：其一，二者均是受文学研究

会作家群体支撑的文学刊物，并且也是文学研究会

成员施展文艺拳脚的重要平台。其二，茅盾、郑振铎

等人既是《小说月报》的改革者，又是《文学》月刊的

创办者。正如《文学》月刊编者黄源的一段回忆：

“《文学》月刊实际上是《小说月报》的继承和发扬。

沈雁冰同志于１９２１年对《小说月报》的革新，是新

文学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鲁迅先生评为这是

《新青年》在文学方面的继承和发展。我的新文学

启蒙老师也正是它。虽然我在中学时代已受许多作

家教师如夏硏尊、朱自清、朱光潜、孙?工、方光涛、

赵景深等的关心培养。但当时中学校里没有教外国

文学的，而引导我去爱好１９世纪的俄国、法国及弱

小民族文学的，是《小说月报》。后来自己能阅读外

文时，也是沿着这路线去选读的。”［６］

黄源还讲述，鲁迅当年编《译文》，仅亲自编辑３

期后，放手让他编辑，这其实与黄源早年阅读、学习

《小说月报》有关联，如黄源认为这是“沈老革新后

的《小说月报》给我打下的良好基础”。

作为文学传播者的茅盾，对商务印书馆负责人

的失信尤为愤怒，坚决选择离开商务印书馆，继续寻

找新的合作伙伴，开展其文学传播活动。从此，沈雁

冰与商务印书馆文化“势力”之间，一直保持着一定

的距离，而与当时有着“稳妥”背景的生活书店走上

合作之路。如果要问《小说月报》与《文学》月刊二

者的关系，一般认为：较之《小说月报》，《文学》月刊

就是流，而《小说月报》则是源；较之《新青年》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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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茅盾关于《小说月报》复刊事宜的回忆：“一九三三年春节前后，郑振

铎从北平回到上海度假（当时他在燕京大学教书）。三月下旬的一天，他来看

我。我们谈到现在缺少一个‘自己’的而又能长期办下去的文艺刊物，像当年

的《小说月报》；作家们，尤其是青年作家们，写出了作品苦无发表的地方。郑

振铎忽然说，我们把《小说月报》重新办起来如何？《小说月报》自‘一二八’

沪战而停刊后，已一年多了，未闻商务印书馆当局如王云五之流有复刊的表

示。我对郑振铎说：‘你的丈人虽是商务元老，但是复刊《小说月报》，恐怕他

也做不了主。商务当局是愈来愈保守了，他们是怕我们的。倒不如另找一家

书店来出版。’”



《小说月报》是流，《新青年》则是源。同样，由《新青

年》《小说月报》到《文学》月刊，这些文学期刊的背

后都有自己文人“圈子”或文化出版机构做支撑，如

新青年社依托“京师大学堂”文化、学术背景、文学

研究会间接依托商务印书馆，生活书店依托中华职

教社，等等，这些文学期刊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由相

应的文学传播者在幕后操控，文学传播者对这一时

期文学的发展嬗变同样有着重要作用。作为生活书

店精心打造的《文学》月刊，其受《新青年》《小说月

报》等“五四”新文学传统、书店创办人邹韬奋等人

的文化追求与价值立场的影响是潜在的，但这些深

层的文学生产、传播问题亟待我们给予应有的观照。

二、从文学研究会到《文学》月刊：

“五四”新文学作家的迁移

　　在现代文学传播史上，“文学社团”“文学期

刊”、书店（局及出版社）等都是文学媒介得以正常

运作的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的核心组织者就是

文学传播者。文学研究会原以商务印书馆及其经营

的《小说月报》为重要依托，而当商务印书馆在文化

经营中借机停办《小说月报》时，文学研究会所维系

的作家群体的归属问题，就成了文学研究会成员郑

振铎、沈雁冰、胡愈之、王统照等人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文学研究会与《文学》月刊

从时间上看，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在《文

学》月刊创刊之前已解散、停办，在客体上不存在交

集，但就文学研究会的主体来看，文学研究会的作家

群体，核心组织者（发起人、期刊编辑等）等有生力

量及文学观念仍然发挥作用，尤其青年作家创作力

不减，但没有发文的地方。在文学传播活动中，文学

研究会与《文学》月刊二者间实际发生过重要的文

学关系，稍作推敲就会发现，其潜在因素是文学传播

者的参与。这些因素大致包括原文学研究会的郑振

铎、生活书店的邹韬奋和胡愈之、《文学》编者茅盾

等人的共同努力才促成文学传播的延续。茅盾曾回

忆这段经历：“振铎又说：愿意出版《文学》的书店也

找到了，就是生活书店，是他约了胡愈之同找邹韬奋

谈的。我听了很高兴，因为生活书店这块牌子是比

较牢靠的。当时生活书店很有特色，它没有老板，采

取合作社的组织形式，每个职员都有一份股金，实行

民主的管理方法，所以它没有老牌书店的那些陋规

和弊端，是个新兴的朝气勃勃的目光四射的书店。

它又不同于那些随时面临着被国民党查封危险的

‘红色’小书店，而有个可靠的背景———黄炎培的中

华职业教育社。特别是书店总经理邹韬奋，他是办

《生活》周刊起家的，很有才干，很有见识，很有魄

力，‘九一八’以后在政治上日益左倾，活动的能量

也大。他对于我们办这杂志的目的、方针、内容和政

治倾向是清楚的，也是同情和支持的，但表面上采取

和我们订合同的形式，声称不干涉我们的编辑

事物。”［７］

随后，茅盾与郑振铎等人商议拟定 １０人组成

《文学》编委会，他们分别是鲁迅、叶圣陶、郁达夫、

陈望道、胡愈之、洪深、傅东华、徐调孚、郑振铎、茅

盾，其中鲁迅不露名。拟定的当晚，讨论编委会人员

事宜。最后由新成立的《文学》编委会通过主编、编

校等人具体的工作。这消息很快传开，《出版消息》

刊发两篇“捕风捉影”的文章，把《文学》创刊说成是

《小说月报》复刊、文学研究会复出，等等。消息一

出，文坛哗然。

从《文学》月刊编委会成员及创刊的重要环节

来看，这些人大多是原文学研究会成员，组织、决策

层面的人也是原文学研究会成员。所以，从某种程

度上可以说，《文学》月刊就是《小说月报》的延续，

相伴相随的是文学研究会的主体成员从此逐渐脱离

商务印书馆，文学创作和发表的阵地迁移于《文学》

月刊，在生活书店的文化事业经营中，集体性开展他

们的文学传播活动。

（二）生活书店与文学研究会余脉

的传播

文学社团要受文学期刊这一文化阵地的支撑。

但被誉为文坛第一社团的文学研究会，１９３２年初期

业已成为“空头”的文学社团，创作群体面临分化、

解散等问题的干扰在所难免。但由于《文学》月刊

接续了《小说月报》，依托生活书店文化经营，文学

研究会的作家群体暂时退隐于生活书店继续从事文

学活动，共同追求文学、文化事业。从１９３３年７月

开始，《文学》月刊创刊号出版、传播，原文学研究会

成员的作品发表及维系的生活经济来源等问题有了

一些保障，对稳定原文学研究会的创作队伍功不可

没。我们同时也要理解，从《小说月报》到《文学》月

刊，作家群体的迁移，是“集体的文化形式”［８］迁移，

是一种复杂的文学现象，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在此过程中，文学研究会的作家群体有过分化、流失

等问题，作家群体有离有散，有些作家甚至重起炉

灶，有些作家还因种种因素疏远文学创作。

从书店规模、文化资本积累、社会影响力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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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生活书店虽有“职教社”背景，但还是无法与

商务印书馆比肩。文学研究会作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最大、最早的文学社团，被迫由商务印书馆迁移于生

活书店，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文学研究会衰落的

表现，因为作家群体的离散消减了文学研究会的创

作合力，但还是有重要的文学余脉得以传播并持续

发展。关于文学余脉传播，正如朱寿桐在文学社团

研究中的主张，重点把握社团“集体的文化形式”问

题。上文提及文学研究会“集体的文化形式”迁移

并退隐于生活书店的简要情况。

那么，对于文学研究会迁移的“集体的文化形

式”究竟是什么？从文学研会本体来看，笔者认为

大致包括 ３点：第一，文学研究会以“著作同业公

会”为中心的社团运作模式；第二，这种运作模式下

的兼容并包主义的文学气度、折中主义的文学态度；

第三，“为人生，为艺术”的整体文学倾向。文学研究

会的这些运作模式及文学倾向等要素构成的“集体

的文化形式”，决定了在全面抗战时期与“左联”余

脉的联合，并不像之前一样还是各自坚守文学阵地、

充满斗意，而更多的是一种包容，开创了战时文学传

播的新局面。所以，文学研究会不仅在２０世纪２０

年代中国文学生产、传播方面功不可没，在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文学研究会余脉与生活书店结缘，助推了

中国文学的生产、传播，在现代文学传播史上同样是

一个有意义的新起点［９］。

三、结语

　　生活书店经营的大型纯文学期刊《文学》月刊，

承续了改革后的《小说月报》坚守的“五四”新文学

传统，接纳了文学研究会解散后的作家群体，原文学

研究会“集体的文化形式”通过生活书店经营的文

学期刊得以传承。生活书店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

文学积聚力量，准备着抗战时期文学的重组与融合；

“左联”在血风腥雨的文化“围剿”中受到《文学》月

刊及生活书店暗自的扶植和帮助，它们之间发生了

隐秘的、潜在的文学交往，“左联”文艺有效地“钻

网”，左翼文学得以出版、传播，唤醒了不少爱国青

年从此走上了革命之路。这些复杂、深层的文学与

传播的互动，均在文学作品、作家、期刊背后完成的，

不常为新闻史家或文学史家重视，但是就像生活书

店这样的进步出版机构，对同期的文学生产与传播、

文学风貌的形成无疑具有不容低估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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